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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过城市，也吹来震惊——论邰筐“城市”视域的诗 □霍俊明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今天，城市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
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迷茫而不自知的境
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
雾霾笼罩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
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
对于当代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
农村、城乡结合部、“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
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
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
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
甚至愤怒的批判。

心灵与农村的软 生存与城市的硬
1971年寒冷的正月，邰筐在山东临沂的古墩

庄降生。当 1979 年父亲带回来的红色封皮的《毛
泽东诗词》，被黑乎乎的小手和红通通的心灵所
一起接受的时候，注定包括邰筐在内的“70后”一
代诗人的命运是如此的坎坷跌宕。邰筐在1996年
9 月走完沂河整个流域的壮举，对其诗歌写作的
帮助以及对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和城市的
重新确认都大有裨益。如果说当年的芒克、多多、
根子、林莽等人是为白洋淀写诗，海子为麦地写
诗，于坚为尚义街 6 号写诗，那么邰筐就是为临
沂、沂河和曲柳河写诗，为他所熟知的这些事物
再次命名。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和事物更多浸染了
深秋或寒冬的底色，他以平静、客观、朴素甚至谐
趣来完成一次次的抒情和叙写。如果说优秀的诗
人能为读者、批评者、诗人同行以及时代提供一
张可供参照、分析、归纳的报告的话，邰筐就是这
样一位诗人。

邰筐的诗与欺骗和短视绝缘，他的诗以特有
的存在方式呈现了存在本身的谬误和紧张。工业
文明狂飙突进，农耕情怀的全面陷落，“心灵与农
村的软”与“生存与城市的硬”就是如此充满悖论
地进入了生活，进入了诗歌，也进入了疼痛。在邰
筐的诗歌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厘定一个诗人
的写作成长史，更能看到一代人尴尬的生活史与
生存史。诗歌和生存、城市与乡村以空前的强度
和紧张感笼罩在“70 后”一代人身上，“2004 年一
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临沂城里。沿着东起基督教
堂西至本城监狱的平安路往西走，妄图路过苗庄
小区时，到邰筐家里留宿一宿，和他谈一些生活
上的琐事，以及具体生活之外的人生小计，实在
无话可说了，甚或也说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题”（江
非：《记事》）。当谈论诗歌的时候越来越少，当谈
论生活的时候越来越多，甚至沉重得连生活都不
再谈论，这些在临沂城的某一个角落席地而坐的
青年来看，似乎只有沉默和尴尬能够成为一代人
的生存性格，甚至也可能正是一代人的集体宿
命。

邰筐在经历 1990 年代后期自觉的诗歌写作
转换之后，他的诗歌视角更多地转向了城市。收
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诗集《凌晨三点的歌
谣》就是邰筐在农村与城市的尴尬交锋中疼痛而
冷静的书写。邰筐在城市中唱出的是“凌晨三点
的歌谣”。凌晨三点——黑夜不是黑夜，白天不是
白天。这正是城市所天生具有的，它是如此的含
混、暧昧、扭曲。而挥舞着扫帚的清洁工、诗人、歌
厅小姐、餐馆的小伙计在“黎明前最后黑暗”的时
候的短暂相聚和离散，正是都市令人惊悚而习以
为常的生活场景。而出现在“肮脏的城市”里的一
个一年四季扭秧歌的“女疯子”无疑成了城市履
带上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具戏剧性的存在：“这
是四年前的事了/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都会看到的
一个场景/她似乎成了我生活的一个内容/如果哪
天她没有出现，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会有点
惆怅和不安/她病了吗？还是离开了这座肮脏的城
市/后来，她真的就消失了/好像从来都没出现过/
每次经过那个路口/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朝那儿/看
上一眼”（《扭秧歌的女疯子》）。2001年冬天，青年
诗人邰筐发出的慨叹是“没有你的城市多么空
旷”。此时诗人还是为一个叫“二萍”的女子而在
城市里感伤和落寞，而没过多久，连邰筐自己都
没有预料到，在扩建、拆迁和夷平的过程中，他即
将迎来另一个时代和城市生活——凌晨三点的
时间过渡区域上净是那些失眠、劳累、游荡、困
顿、卖身、行乞、发疯、发病的灰蒙蒙的“人民”。邰
筐、江非、轩辕轼轲三个年轻人在一个个午夜徘
徊游荡在临沂城里——精神的游荡者已经在中
国本土诞生。

在被新时代无情抛弃和毁掉的空间，邰筐写
出的诗句是“没有人住的院落多么荒凉”。这种看
似日常化的现实感和怀旧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中
国诗人叙事的一种命运。我同意江非对邰筐诗歌
的评价，“他正是直接以锋利的笔触，以囊括一切
的胸怀切入了时代的正在‘到来’的那一半工商业
文明之下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宏大历史场景，而爆
发出了强大的诗歌威力，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
诗人，一个以足够的诗歌力量回报时代的人”（《当
一个人的诗歌与时代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

城市靠左 乡村靠右 “我”靠中间
2008年秋天，邰筐扛着一捆煎饼从山东临沂

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此时，山东平墩湖的诗人
江非则举家来到了遥远海南的澄迈县城。我不知
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印证了我在《尴尬的
一代》中对“70后”一代人诗歌写作和生活状态的
一句话——漂泊的异乡。似乎这一代人从一出生
开始就不断追赶着时代这辆卡车后面翻滚的烟
尘，试图在一个时代的尾声和另一个时代的序曲

中存留生存的稳定和身份的确定。
但是事实却是这一代人不断地寻找、不断地

错位，不断在苍茫的异乡路上承担现实生存和诗
歌写作的尴尬与游离状态。城市生活正在扑面而
来。可是当诗人再度转身，无比喧嚣的城市浮世
绘竟然使人心惊肉跳。灵魂的惊悚和精神的迷醉
状态以及身体感受力的日益损害和弱化都几乎
前所未有。与此同时，面对着高耸强硬的城市景
观，每个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
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
的蒙羞和耻辱。诗人以冷峻的审视和知性的反讽
以及人性的自审意识书写了寒冷、怪诞的城市化
时代的寓言。而这些夹杂着真实与想象成分的白
日梦所构成的寒冷、空虚、疼痛与黑暗似乎让我
们对城市化的时代丧失了耐心与信心。

多年来，邰筐的记者身份以及行走状态使得
他的诗歌更为直接，也更具有“白刀子进红刀子
出”的凛冽和尖锐。而他在诗歌语言方式上却是
冷静和平淡的。这种冷峻的语言与热切的介入感
形成了撕裂般的对比和反差。邰筐的诗歌葆有了
他对现场尤其是城市现代化场景的不断发现、发
掘甚至质疑的立场。在《地铁上》《登香山》《致波
德莱尔》《活着多么奢侈呀……》《西三环过街天
桥》《暮色里》等诗大抵都是对形形色色的城市样
本的透析和检验。邰筐的诗歌，尤其是对城市怀
有批判态度和重新发现的诗歌都印证了我对“70
后”一代人的整体印象——他们成了在乡村和城
市之间的尴尬不已的徘徊者和漂泊者。无论是城
市还是乡村都不能成为这一代人的最终归宿。所
以，邰筐用诗歌发声，尽管这种发声一次次遭受
到了时代强大的挑战。由此，“像一个人一样活
着”甚至“像诗人一样活着”的吁求就不能不是艰
难的。

邰筐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
又有来自于内心渊薮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
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时代的廉价的
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
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而他
持续性的质疑、诘问和反讽意识则使得他的诗歌
带有同时代诗人中少有的发现性质素。当临沂、
沂河、曲柳河、平安路、苗庄小区、金雀山车站、人
民医院以及人民广场、尚都嘉年华、星光超市、发
廊、亚马逊洗浴中心、洗脚屋、按摩房、凯旋门酒
店一起进入一个诗人生活的时候，城市就成为了
一代人的讽刺剧和昏黄遗照中的乡土挽歌。

邰筐在天桥、地铁、车站、街头等这些标志性
的城市公共空间里透析出残酷的真实和黑冷的
本相。他在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中完成了类似
于剥洋葱的工作。在他剥开城市的表层和虚饰的
时候，最终袒露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痛，陌生

的痛、异样的痛、麻木的痛、不知所措的痛。而“城
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正是一个清醒
的观察者、测量者和诗歌写作者最为合宜的姿
势。邰筐的敏识在于深深懂得诗歌写作绝不是用
经验、道德和真诚能够完成的，所以他做到了冷
静、客观、深入、持久而倔强的个性化的发声。邰
筐所做过的工地钢筋工、推销员、小职员等近 20
个工种对他的人生历练和诗歌“知识”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邰筐近期的诗作中时时出现
一个“外省者”形象。他所承担的不只是一个城市
化生活的尴尬寓言的发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
个“外省者”的心态、视角能够更为有效地呈现城
市生活中的“诗意”和“非诗意”地带。尤其是在

《一个男人走着走着突然哭了起来》这首诗中，一
个现实或想象中的城市“外乡人”感伤与哭泣正
像当下时代的冷风景。这也是一个个作为城市生
存者痛苦不已的灵魂史和精神见证，“他看上去
和我一样/也是个外省男人/他孤单的身影/像一
张移动的地图/他落寞的眼神/如两个漂泊的邮
箱/他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和我一样/老家也有个
四岁的女儿/是不是也刚刚接完/亲人的一个电
话/或许他只是为越聚越重的暮色哭/为即将到来
的漫长的黑夜哭/或许什么也不因为/他就是想大
哭一场”。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叙事具有大量的细
节化特征，但是这些日常化的城市景观却在真
实、客观、平静、朴素和谐谑的记录中呈现出寓言
的性质和隐喻的特质。因为邰筐使诗歌真正地回
到了生活和生存的冰点和沸点，从而在不断降临
的寒冷与灼热中提前领受了一个时代的伤口或
者一个时代不容辩白的剥夺。

清醒而沉痛的言说者
邰筐的很多诗作并不是现在流行的一般意

义上的“底层写作”，而是为这类题材的文本提供
了丰富的精神元素以及经想象力提升的“现实
感”。时下愈加流行的“打工诗歌”和“城市”写作
中，不少作品题材雷同，毫无生命感，个人化的历
史想象力缺失。这种看起来“真实”和“疼痛”的诗
歌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
的。换言之，这些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
乏“诚意”。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
苦、泪水、死亡、病症。在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
这些诗歌所处理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中国故
事”都不是当下的。更多的诗人仍在自以为是又

一厢情愿地凭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这些诗
歌看起来无比真实但却充当了一个个粗鄙甚至
蛮横的仿真器具。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
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
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
庸常之作。

我这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
们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我不期
望一拥而上的写作潮流，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
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已经大量充斥关于
底层、打工、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
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
者，因为社会上存在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
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
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的种种运动
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城市就像大雪背景
下的那个锋利无比的打草机，撕碎了一个个曾经
在农耕大地上生长的植物，也同时扑灭了内心的
记忆灯盏。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户
区和高大的富人区都在呈现着无限加速的城市
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病，其间诗人的乡愁意
识、外省身份、异乡病和焦灼感都“时代性”和命
运性地凸现出来。

“70 后”一代人在面对乡村和城市时不是单
纯的乡土主义者，更不是沉溺于城市之中的市
侩，而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左右夹击中受到无穷无
尽的挤迫。所以，邰筐的城市是黑色的，其发出的
声调是反讽和严肃的夹杂。作为一个清醒而沉痛
的城市和乡村的言说者，邰筐的诗歌意义在于他
更为敏锐、更为深邃的诗歌写作意识和对时代的
介入与冲撞。

邰筐等“70后”诗人对城市的抒写，无论是批
判还是赞同，都是在乡土视野下完成的。所以，当
城市化的进程无情而无可阻挡地推进，当黑色的
时光在生命的躯体上留下越来越沉重的印痕，往
日的乡土记忆就以空前的强度扩散、漫洇开来。
而邰筐的城市诗正是在时间、历史、体验和想象
力的共同观照下获得了直抵时代核心的力量。在
突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景观中，一切都面目全非
了，但是也有一些似乎从未改变。正如那只捞沙
子的木船，日复一日重复着摆渡、装载的程序。城
市里的阳光并不充足，雾霾重重。邰筐所能做的
就是打开一个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城市里的
冬天万物萧条，邰筐所能做的就是点亮内心的灯
盏，在迷茫的风雪路上前行。

说邰筐
□李 洱

小说家与诗人的关系很奇怪。
一般读者常常把他们放到一个锅里煮，

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两种人。通常情况
下，诗人觉得小说家废话连篇，一句话可以
说完的事情，却非要唠叨个没完。他们觉得
自己是在炼丹，小说家不过是在烧炭。而小
说家对诗人却往往是尊重的。我知道有些
小说家对诗歌的阅读量，超过了不少诗人对
同行作品的阅读量。不过，对于诗人的处世
方式，小说家又常常有点发怵：诗人说是炼
丹，但却常常把自己给烧了，烧成了炭。要
是你碰巧呆在他的炼丹炉旁边，唉呀呀，那
你很可能连炭都当不成了，直接变成灰了。

例子太多了，我就不列举了。
并非完全是出于明哲保身，实际上也是

出于对诗人的尊重，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
矩，那就是绝不写与诗人有关的文章。我当
然也认识一些诗人，有的还算过往甚密，
但我告诉自己，不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要
对诗人或者诗歌发言。我掐指算了一下，
迄今为止，我只参加过两次与诗人有关的
活动。一次是参加张枣随笔集的研讨，一
次是参加与阿多尼斯的对话。张枣已经死
了，活着的人好像还没有人愿意亲自跑一
趟给他捎话，所以你即便说不到点子上，
他也不会笑话你。阿多尼斯嘛，德高望
重，听力好像也不是很好，又听不懂汉语，
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在意——哦，想起来，尽
管如此，快轮到我发言时，我还是躲到厕所
抽烟去了。

但是，例外的情况总还是有的。现在我
就遇到了一个，那就是谈论诗人邰筐。

给诗人邰筐写印象记，我一点也没有顾
虑。他知道我不懂诗，充其量只是一个诗歌
粉丝，但还是愿意让我来写他，这说明什
么？我想，这首先说明了他的自信，说明他
知道自己经得起误读。一个经得起误读的
诗人，才是大诗人啊。博尔赫斯有一句名
言，伟大的作家都是经得起误读的。不管人
们怎么误读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都是一个伟
大作家。邰筐是不是能够排在当代最好的
诗人的行列，我没有能力做出判断，但他敢
把自己交给一个不懂诗的人来写，说明他已
经具备了一个大诗人的自信。

我与邰筐的相识纯属偶然。几年前，我
因家中有病人，急得上火。这时候朋友向我
推荐了邰筐。邰筐当时已经出任《方圆》杂
志社的首席记者。也就是说，我是先认识记

者邰筐，后认识诗人邰筐的。这时候我才发
现，我与邰筐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在家人看
病的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邰筐的正直、善
解人意和急公好义。我随后也知道，作为检
察院系统的一个著名记者，他所面对的凶险
非我们所能想象，不过他每次都能化险为
夷。读到邰筐的诗，已经是后来的事了。不
知道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我上来就
喜欢上了他的诗。读他的诗歌，部分地修正
了我对他的看法，因为诗歌中的邰筐是一个
内心纤细的人，在他冷静的外表下，血液在
沸腾，驿动的心无限敏感，又充满着男人
的自尊。他有担当，也有隐忍。他的抒情
是用反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或者说是通
过反抒情的自我书写来达到抒情的效果。
因为写诗他有过一些弥足珍贵的幸福瞬
间，但又因为写诗，他又悲剧性体会到现
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那个永远无法填满的
鸿沟。

在接触到邰筐之前，我认识的诗人绝大
多数都曾经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才子。
直到今天，只要他们走在街上，我差不多还
是一眼就能够认出他们与别人的不同，当然
了，与上世纪 80年代相比，他们的容貌和气
质都有了很多变化，但那种变化也是大学才
子的变化，你只要在其中加入必要的时代参
数，都可算出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坦率地
说，我认识的诗人当中，像邰筐这样的诗人
几乎绝无仅有。他是从田野中走出来的诗
人，他不得不以旁观者的身份深入城市，在
这个过程中他又比城市的原住民更深地介
入城市。但在他的身上，你却没有看到一点
被异化的征兆。日常生活中的邰筐，实在太
正常了。如果用诗人的惯常标准来看，他正
常得都有点反常了。比如，他永远是准时
的，办事永远是靠谱的，为人处世永远是包
容的。他怎么一点都不极端，一点都不作
秀。他的朴素和谦恭，莫非就来自山东那片
土地的滋养？

有一天，为理想谋也为稻粱谋的诗人邰
筐，爬上国贸大厦的顶端眺望日落。他看到
夕阳像金色的大鸟，正向远处的群山栖落。
接着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挤公共汽车
的王羲之，看到了在药材批发市场忙碌的孙
思邈，看到了在临沂小商品市场扫货的美国
佬，最后他看到了在故乡家中招待客人吃饺
子的妻子。这一刻，我认为，我好像读懂了
邰筐。

□邰 筐

1 每个人心里都曾藏着一个远方；我们一生下来就
开始了寻找。

为了走得更远些，我们会随身背一口汉语的水井，怀
揣一些梦想的盘缠。我们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路，才发现
远方依然那么遥远，连缪斯的影子也没瞧见。最初的豪情
万丈一点一点地熄灭，在黑夜里，我们沮丧地唱：“我们一
无所有，我们两手空空。”

2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信的。我们都曾像仰望星空
一样寻找缪斯女神的影子，在我们的心里，或许只有白天
鹅那雪白的羽毛才能与之相匹配。后来，我们被现实教训
得头破血流，在生活的泥淖一次次陷落，而诗歌也从一只
优雅的天鹅变成了一只灰头土脸的土鸡。

我们因自身的庸俗而失去了信的力量。圈养在都市的
人类，只有日历的更替，而缺少了对四季的感知，我们已经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不再抬头看星星了。但你抬不抬头，
星空都在那儿，你信与不信，诗神依然住在天鹅的城堡。

3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怀揣梦想赶路的人都
曾在寻找中彷徨过，但这不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注定会
成为一个失败者，不是败给了自己，就是败给了时光。

4 诗歌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从来就不是什么真理。
恰恰相反，它很可能就是一个谬论。它不是方程式，不

是牛顿定律，不是万有引力，不是一成不变的答案。它很可
能与常理背道而驰，是对惯性语言的出其不意。它不一定
合理，但必须合情，必须从心灵的本源出发，必须经过情感
的沉淀和日常经验的层层过滤。

好的诗歌永远是最后留下的那一部分；好的诗歌应该
藏在泪水的后头，在生活的背面；好的诗歌是心灵最深处
的那泓清澈的泉水。

5 诗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他的出生之地，一个是
他在自己的心里建造的精神家园。诗人的写作就是在这两
个家之间来回奔跑，离不开，也回不去。

6 在城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心就走得越远；心走得
越远，离开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我们似乎一开始就站
在了一个悖论的诗歌立场上：肉体生活在城市，灵魂却好
像一刻也没在这里待过，而是梦一般游荡在乡村；这个“乡
村”也不是现在的乡村，而是深藏在我们童年和少年回忆
里的，它的位置也许离心灵和天堂更近一些。

7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有那些在生活中顺应心灵
的人才容易找到艺术的方向。写作不仅是反省和批判，更是
自我净化和救赎的过程。在浮躁的生活中能抓住就抓住这
眼前的一切吧！哪怕是在一个乌托邦里做着一个白日梦。

8 走在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常常有不知身在
何处的恍惚。红尘之中，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忙到浑浑噩

噩，忙到无所事事。有时候，我看着大街上的车流飞奔，行
人匆忙，像上足了发条的木偶。我就会突然矫情一下，也许
诗意的消失恰恰是因为疯狂的速度。这时我就会在心里
说，请慢一点，再慢一点……从这一点讲，诗歌恰恰需要从
飞船火箭退回到毛驴。

9 这些年，对于诗歌的热爱就像藏在我身体里的偏
头疼，它和我若即若离却又须臾没有离开；它让我既痛苦
又快乐，就像毒瘾一般没法戒掉。

10 我只能说我们这一代在生活里陷得太深了。
也许我们从来就不缺少直接来自生活的经验。我们小心地
算计着人生的得与失，实际的，势力的，实用的，庸俗的。纯
物质的社会重新把我们变回了一只只猴子，比猴子还精。

11 好诗像桃子，它的外在形式应是现代的丰富
的新鲜的富有质感的；

好诗像核桃，剥开坚硬的壳之后，就会露出思想的核；
好诗像锥子，会毫不手软地扎进时代的腐肉里；
好诗像锤子，要具有刀削斧凿的力度；
好诗像沼气，它是化腐朽为神奇后的云蒸霞蔚；
好诗是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心灵的锈锁，会让

你找到与整个世界对话的通道。

12 不遁世归隐，不画饼充饥，我固执地以为我的
“天堂”就在人间，清除完垃圾我就准备在原地设计盖房。
这里头当然充满了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深陷其中的
城市文明的探询、发现和质疑。就像一个自己还没填饱肚
子的穷汉反而担心人家的饭菜味道不佳一样，一开始就带
着强烈的讽刺意味，使我置身于尴尬的立场，像大战风车
的堂吉诃德，像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13 古人说“文如其人”。但活出个真我多么不易
啊，尤其在这个虚伪欺诈的社会。好多人写了一辈子诗，本
质上却是个俗不可耐的奸商。人类诗意的栖居是多么难呐。
精于算计设计，人生就如一个局一个套，对面相居不相识，
窥视的猫眼，盯梢的摄像探头，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呢？

面容上堆积着虚假的笑容，眼里却是无边的冷漠。每
个人心上都好像生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心里的冷啊才是一
种彻骨的寒。

14 无限放大诗歌的功能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
而所有的偏执和自以为是往往都起源于自视太高。两者的
副作用基本是一样的。

15 诗歌就是现实的云霓，日常的奇迹。

16 写不写诗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你心里有爱。
我们渴望真理，等待你的却极有可能是一个谬误。我们生下
来走的就是一条寻找的路，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你要找的
人，迷途中你举起诗歌的灯盏，照亮的不过是自己的灵魂。

■印 象

邰筐，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

班学员。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

首席记者，首都师范大学 2008

至 2009年度驻校诗人。曾获第

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届泰山

文艺奖、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奖

等。著有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

《白头翁》，另著有诗合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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